
《蒲公英花
园》讲述了音乐
老师章华通过音
符编织视障少儿
的梦想的故事，
章华用歌声传递
希望，苦心孤诣
带领孩子们循序
渐进进行合唱训
练，给他们的音
乐理想插上飞翔
的翅膀，这群孩
子凭借对音乐的
热爱和顽强的意
志，挣脱命运的
枷锁，排除万难，
终于在合唱大赛
中获取奖项，实
现了音乐梦想。

既然选择教
师这份职业，唯
有躬身教学，真心诚意与孩子们做
好朋友。这部童话并非一味地刻意
追求高大上，把章华塑造成“天使的
化身”。比如开篇写到章华本想去
艺校，结果事与愿违，被分配到盲
校；在去盲校报到前，她还有一些顾
虑和抵触情绪，写出了主人公的复
杂多面性，避免了人物扁平化。但
当真正到了盲校，见到这群有视障
的孩子，章华适时调整好心理状态，
给每个孩子赠送毛绒玩具，慢慢喜
欢上孩子们善良纯洁可爱的品性。
在生活老师孙老师的指导与影响
下，章华下定决心牢记每个孩子的
家庭出身和脾性，树立“与他们交朋
友”的信心，全身心扎根于盲童的教
育实践。

在孙老师的协助下，章华带领
孩子们进行站立、画画、形体训练、
体能训练等各种基础训练，付出比
常人多倍的时间和心血。章华深谙
少儿的心理特点，但凡孩子们有一
点进步或好的表现，便会掏出“鼓
励”“表扬”这两大法宝，开发他们的
智商和情商，提振他们学习的信
心。孙老师和孩子们感恩章华的辛
勤付出，精心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生日宴，布置漂亮的房间、预订蛋
糕，孩子们给她做长寿面、包饺子、
唱生日歌，让章华感受到前所未有
的关爱，一边吃着面条一边泪流满
面，同时也激发了读者的共鸣与共
情，营造了身临其境的艺术效果。

《蒲公英花园》在情节设置上具
有明显的戏剧化倾向，既增强了小
说的可读性，也增添了文本的艺术
感染力。譬如第五乐章《心灵之窗》
的情节很新潮，跟时代紧密接轨。
该乐章写蒲公英合唱团主力队员小
胖离开合唱团单独开直播的故事，
开直播虽然前期产生了轰动效应，
后期却因小胖歌唱技艺欠缺导致直
播收视率急转直下，小胖几近面临
精神崩溃。时刻关注着小胖动向的
章华闻讯，第一时间与校长一起来
到小胖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开
导，用美妙的歌声抚慰了小胖躁动
不安的心绪，小胖最终重回团队。
第二乐章《蒲公英的梦想》写到章华
正在上课，孩子们不约而同听到远
处小奶猫凄厉的求助声，章华与孩
子们一道下楼去寻找小猫咪，其间
校长一度批评指责她跟着孩子们胡
闹，但最后校长也加入了施救队伍，
与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将三只猫咪从
墙洞中成功解救出来。这个情节既
赞美了盲童淳朴善良的品行，也彰
显了盲校老师对学生的高度信任
与包容、贴心的关爱。第六乐章

《触摸音符》写到章华通过无线振
动手环发出振动信号来指挥合唱，
这个情节体现了高新科技的作用，
又富于想象力。篇末却留下一个让
人猝不及防的遗憾：孙老师说自己
再过两年会重新失明，这个消息不
由令读者悲从心起，而章华的心语

“我会回来的”则给小说留下意犹未
尽的遐想。

值得点赞的是，小说的成功离
不开作者下笔前扎实丰厚的素材积
累。盲校音乐教学是一个特殊的教
育领域，要写好是一项极具挑战性
的任务。视障少儿是一个特殊群
体，由于眼压高，不能随便做剧烈运
动；虽然视力有限，但听力却非常灵
敏，心思敏感细腻，任何大一点的声
音都会惊扰到他们脆弱微妙的神
经。例如书中贯穿许多关于盲童教
育的实践活动，章华通过打比方、联
想、暗示等手法拓展形象思维教学，
其有趣灵活的课件达到了寓教于
乐、愉悦身心、意蕴深长的艺术效
果。而这一切成功得益于作者持之
以恒深入盲校走访，摸底调查功夫
下得足、底子打得厚。据了解，小说
人物原型为湖北视障女歌手肖琴，
她六岁时因视网膜脱落导致右眼失
明，但从未放弃对音乐梦想的追求，
她用比别人多十倍的时间去努力和
学习，最终成为国家二级演员。肖
琴身处逆境而奋发图强的事迹感动
了邓鼐，于是邓鼐萌生创作这部儿
童小说的念头，利用大量节假日时
间进入盲校，与盲校师生进行广泛
座谈交流，挖掘第一手真实素材，历
时五载春秋，终于完成了这部书
稿。诚如肖琴女士所言：“我在作品
中看到我自己。《蒲公英花园》是一
部反映温情与力量的佳作。”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会员、武汉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萧袤的《解忧公主和翼马》让人耳目一新。若
读书如跟随作者去旅行，萧袤将引领读者踏入奇异
的风景，让读者感到好奇、好玩。

这是一个少见的“乱七八糟”的故事。这个“乱
七八糟”是加引号的——说明它新鲜、驳杂、多变，
摆脱惯性、突破窠臼；也是不加引号的——它是轻
松的，也是有难度的，有些读者确实会觉得应接不
暇、毫无头绪、难以进入，甚至抱怨一句，“这都是些
什么乱七八糟！”

可以说，这是一本“冒犯之书”，但是我们应该
欢迎这样的冒犯和挑战，甚至可以说，当前的儿童
文学太需要冒犯、冒险了。21世纪前20年，儿童文
学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井喷之后，确实存在着如何突
破瓶颈、树立新高度的问题，因此对一些具有探索
性、创新性、实验性的文本应该给予重视、鼓励，真
正推动儿童文学的艺术创新，创造新的可能性。

突破题材限制

大体上，这是一个历史题材的作品。这是一个
什么故事呢？用萧袤自己的话说，一句话就能讲
完，即：解忧公主在一帮好精怪的帮助下打败了太
匈王。关键是他的讲法很新颖，用不可思议的方式
让历史、历史人物活了起来。

作家对“解忧公主”这个题材的发现独具慧
眼。“解忧”本是汉代朝廷对和亲公主寄予的政治使
命和美好愿景——解除边境忧患。但是时过境迁，
这个“忧”就具有很深邃、很广泛的意义，它是忧愤、
忧心、忧情、忧愁，是中国古典诗词最普遍的情感经
验。那么萧袤的“解忧”，解的是什么呢？他不是古
典诗词的“销愁”，而是希望我们的民族性格、这一
代孩子精神气质中，更有一份乐观、通达，增添一种

“喜气洋洋的开心劲儿”。因此，他把原本有些沉重
的历史题材，写出了一种欢脱的风格，但是又处处
呼应历史，解忧公主、冯嫽、常绘等主要人物并不脱
离历史原型，藩王、汉朝皇帝与太匈王之间的斗争、
和解，也在史实的既定关系中开展，连作品中的各
种精怪，也是由当时当地的风物衍生而来。大家都
知道历史题材作品要虚实结合，但何处虚何处实、
如何虚如何实，却是个极难的问题。

一般来说，儿童文学对历史题材几种写法是：
其一，以复现历史为己任，进入历史情境，塑造历史
人物，讲述“青少版”历史故事；其二，让现代孩子穿
越到古代，深入了解历史甚至通过自己“来自未来”
的特异功能，改变历史，挽救家国；第三，在现实题
材作品中融入历史文化因素，主人公的成长与对历
史文化认识的深入相互融合，促其文化自觉，强调
价值引领。萧袤跳出这些既有模式，实现了对历史
题材的“新解”，使解忧公主的故事来源于历史，却
跃出历史的限定，融入了大量童话元素，与当下孩
子的心理紧紧贴合在一起，进入一种灵活的、自由
的状态，成为一部“精怪之书”。怪力乱神往往是

“正统”历史叙事中经常被回避的因素，萧袤却有意
赋予它们具有现代性的发现和“正名”，这与萧袤一
直以来秉持的文化观念、生命观念是相通的，他的
很多作品如《丁零之国》《比翼鸟》都是从历史、神
话、传说中获得灵感，并进行颇具现代性的“重述”。

突破文体边界

这部作品定位为童话，它拥有童话的鲜明特
征，赋予万物有灵的想象力，简洁明了的线性叙事，
善恶分明的童话形象，寓意希望与圆满的结局，等
等，都使得这部作品“很童话”。甚至它对民间童话

叙事模式的传承，对现代童话抒情性、修辞性、复杂
性的有意规避，使得它比现在很多童话作品更具童
话的典型特征，更接近民间童话的本源。但它不是
简单的返古、泥古，而是融入了历史小说、幻想小
说、科幻小说的很多元素，文体上不作“自我限制”，
完全根据讲述故事的需要，探索儿童文学新的表达
方式和叙事空间。

文体的多样性也必然带来文本的多义性。萧
袤把故事讲得轻松有趣，在看似线性发展的故事
中，包含了很多隐藏的文本，这些嵌套使作品更为
丰富、曲折、有趣。

它与经典文本形成了很强烈的互文关系。作
品的开篇写道：

从前有位藩王，生了个宝贝女儿。藩王整天为
国事、家事、天下事忧心忡忡，愁肠百结，吃不下饭，
睡不好觉，希望女儿能给他带来快乐，给她取名解
忧公主。

我们知道，几乎所有的民间童话、传说故事都
是这样开头的。这样讲下来，我们会觉得这是对历
史上真实的解忧公主进行民间故事化的简写、再
现，是一个“低配”版的历史故事。很快，随着故事
的展开，萧袤在叙事上的多变性就充分展现。

翼马作为解忧公主最好的“玩伴”出现时，他写
道：“伙伴”两个字打上引号，你应该明白是什么意
思吧。每个小朋友在童年时代或多或少都有那么
一两个“玩伴”。这个“玩伴”不一定是真的，活蹦乱
跳的，会说话的。

精怪们打成一团时，他笔锋一转，写道：“别打
了别打了，解忧公主还小，见不得这么多暴力！”这
个类似画外音的角色很有意思，“他”到底在批评什
么？可以仅仅理解为不赞同精怪之争，似乎也包含
着对儿童文学书写暴力的反对，甚至是对孩子参与
战争的反对。

解忧公主存亡之际，他于剑拔弩张的当口让
“和事佬儿”开口：一直这么僵着也不是个事……你
们看，故事都没法往下讲了，快。

看到这种写法，我们自然知道，这是现代儿童
文学里才会有的“读者意识”，是经典的现代儿童文
学文本。比如《木偶奇遇记》的开头：

从前有……
“有一个国王”我的小读者马上就要说了。
不对，小朋友，你们错了，从前有一段木头。
如果熟悉儿童文学的读者，还会在这部作品中

发现《爱丽丝漫游奇境》《小王子》《好心眼的巨人》
《坚定的锡兵》等经典作品的投射，有些地方是萧袤
对经典作品的巧妙化用，有些时候是表达致敬，也
有可能是埋个“包袱”，期待有阅读经验的读者寻到
宝藏，会心一笑。

这部作品也深深浸染着网络文化。网言网语、
网络热梗、网络游戏，都很自然地进入到作品中，构
成了一种回应当下的文化背景，这也是现代孩子必
然的成长环境、网络环境。比如文学与网络游戏，
读这部作品，我会不自觉地跳出《植物大战僵尸》

《王者荣耀》等游戏设定。好的网络游戏实际上也
是一种“叙事”和“人物塑造”，它需要文学的人物、

故事架构来支撑；反之亦然，网络游戏已经成为我
们这个时代无法忽视的文化消费场景，对现在的孩
子来说，无论是不是玩家，作为网络背景下成长起
来的一代人，网络思维已经内化为他们的认知方
式、行为方式，也一定在重塑他们的感受力、想象力
和审美能力，这也是儿童文学创作需要面对的新课
题。萧袤的创新在于，他并未从这些游戏中借取任
何的元素，也并不去做任何的勾连，但他的叙事方
式、角色设定，那些让有些读者尤其是成人读者感
到幻化繁杂、不合逻辑之处，对现在的孩子来说反
而有一种熟悉感、亲近性，易于接受。

这是一个“多声部”的作品，作品中的角色会不
时跳出文本，不断地“自我解构”，如同布莱希特实
验戏剧，打破演员、角色、观众之间的分界，衍生出
主体故事之外的“次生文本”。

突破时空区隔

这是西汉解忧公主的故事，也是一个现代故
事。解忧公主既是一个历史人物，也是一个现代儿
童形象。她和精怪们打败太匈王的故事不是在单
一的历史空间展开，而是融入了很多现代生活元
素；并不追求与古人的“相像”，而意在表达现代孩
子的兴趣、心理、情感。这种时空的突破不是靠玄
幻小说的“穿越”“架空”来实现，而是一种既在其中
又出乎其外的语言和情节，是一种斜逸旁出，因而
显得特别灵活、自由、有趣，有时可以理解为一种插
科打诨。

比如，解忧公主和伙伴们到上林苑后，陷入一
个神秘“大坑”，他们猜测这是皇帝的大脑，“皇帝的
脑袋是个坑？”——读到这里，我们都会因为这个

“脑子有坑”的现代生活日常表达开怀一笑。又有
精怪说，“皇帝想到太空去？”看似是一句玩笑话，实
际上以轻松的方式让故事跳出了“古代背景”。在
父亲被降罪前往西域的路上，解忧公主要不断跟阻
挠他们的坏精怪战斗，妈妈问她在干什么，她回答
说：“妈，放心吧，我玩一会儿就不玩了。”作者又按
捺不住地补充说，“打精怪跟打游戏似的，还要偷偷
摸摸地打，这是属于解忧公主和她的小伙伴们的世
界，最好把爸爸妈妈拦在门外。”这完全是一个现代
家庭的场景。当下生活以非常自然的、巧妙的方式
融入了解忧公主的故事，既不伪装，也不违和，读者
能清晰地感受到作者对历史与现代的贯通，也会喜
欢这样一个和自己气息相通的女孩形象。

突破审美惯性

这是一本好玩的书，一本富有游戏精神和童趣
的书。从根本上，萧袤就不想创作一部“端着”的历
史故事。虽然他本人对传统文化非常热爱、颇有修
养，但我体会他并不想把一种沉甸甸的“敬畏”传递
给孩子，使人“敬而远之”，反而希望孩子能热爱、融
入，在解忧公主和精怪身上感受童年的相通，体会
当下与历史、我们与古人的相通。因此，它热闹、幽
默、轻松、明快。故事的“动线”很突出，节奏很快，
从解忧公主的成长，从长安到西域的行程，一直在
行动，较少有静态的叙述，使作品有一种速度感（当

然有时也会觉得有失粗疏）。他的语言亦庄亦谐，
非常符合现代孩子的语言表达，在端庄、典雅、深沉
的历史题材儿童文学中，增添了新的风格、新的趣
味。比如他们和“错馆长”的对话就非常有游戏性：

“馆长，馆长，你啥时候改行当上了牛车司机啊？”
“有司空、司农、司马……司徒……司厨、司仪……
这——这司机是什么意思呀？”可是就这个跟不上
节奏的老学究，要带解忧公主去见司马将军的时
候，拿出一块封泥，对着封泥自说自话，“呼叫司马
将军，呼叫司马将军，解忧公主想见你，还有几个一
同‘游学’的小伙伴，我已经给您发了‘位置’……”
不需要铺垫，作品立马进入现代孩子的角色扮演游
戏情景，那个封泥我们自然知道是模拟“对讲机”的
游戏道具。大头怪没文化，把自己的计谋称作“奸
计”；一个精怪又吹捧大头怪说，“老板，您刚喝了五
壶四海酒”。既是计量器皿，好像也不尽然，这种

“谐音梗”令人捧腹。作品当中随处可见文字游戏、
典故新解、刻意误解，使神话传说、历史文化与当代
生活产生奇妙的连接。

现在的孩子对于传统文化是非常感兴趣的，他
们更愿意接受“活态”的传统，这些年“国风潮”兴
起，与文博领域、文艺领域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大有关系，我们对传统的态度越来
越“活”，表达的方式越来越多。从《哪吒2》的爆火，
我们都能感受到新一代读者、观众对改编故事更有
包容之心，对多样化审美更有接受能力，对复杂多
义的文本更有解读能力，这样一些不合常规的历史
书写并不会造成什么歪曲，反而能够激发读者的兴
趣，丰富儿童文学的美学风格。

突破精神桎梏

萧袤的童心和淘气在这部作品中发挥到了极
致，使孩子在阅读中能够得以释放、解压。现在的
孩子生活在被过度关注的环境下，被保护也被限
制，格外需要培养自我成长、自我完善的能力。

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在《童话的心理意义与价
值》中提出，“童话故事可以激发和培育儿童最需要
的情感资源，使他有能力去应对那些他们难以言
状的棘手的内心困扰”。因此，我非常看重《解忧
公主和翼马》在“战斗”或者说“游戏”当中所倡扬
的价值观：一是重视儿童与伙伴的关系，或许可以
帮助读者一定程度上克服社恐流行带来的困扰。
二是倡导从容淡定的生活态度，永不匆忙、永不忧
愁，或许可以帮助读者缓解普遍性焦虑、内卷、恐
慌。三是鼓励乐观开朗幽默的人生态度。能让孩
子哈哈大笑是很高明的艺术。我们反对儿童文学
的“娱乐化”，是反对那种空洞、浮华、拿腔作调的
搞笑，而不能否定文学阅读的“娱乐功能”，更不能
否定快乐的人生态度。四是提倡包容和谐的社会
关系。“好精怪”与“坏精怪”、“善”与“恶”，并非永
远对立，要营造更加包容、更富弹性的人际关系，要
允许孩子的阶段性错误，要给予成长以足够的耐心
与呵护。

我们总是希望有破就有立，但是我觉得萧袤这
样的儿童文学老将能够不断出新，很重要的意义就
在于他敢于挑战、努力创新，主动突破“舒适区”，避
免写作的惯性，使儿童文学更加包容、多样。我们
不必非要因此就要确立什么，就要尊它为“经典”，
应该对探索性作品多一些包容，探讨一下它到底提
供了什么样的新鲜经验。有些作品是曲径通幽，不
一定要成为康庄大道。

（作者系中国作协办公厅副主任、评论家）

春风拂过长江两岸，荆楚大地上的儿童文学创
作正焕发着勃勃生机。2025年3月底，湖北儿童文
学创作研讨会在武汉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
者和湖北省内作家，对湖北儿童文学发展历程、当代中
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态势和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深
入的探讨，为湖北儿童文学的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湖北儿童文学创作呈现良性的
“金字塔”结构

湖北儿童文学的创作之所以能够始终居于全
国前列，首先得益于拥有一支传承有序的高水平
创作队伍。在中国作协办公厅副主任、评论家刘
秀娟看来，湖北儿童文学队伍不仅传承有序，而且
呈现出三条赓续至今的清晰文脉，即以废名为代
表的乡土抒情传统、以董宏猷为代表的都市幻想
谱系和以徐鲁为代表的红色记忆书写。《儿童文
学》主编胡纯琦则认为湖北儿童文学的传承显示
出鲜明的代际特色。严文井、叶君健等先驱开创
了湖北儿童文学的叙事传统，奠定了湖北儿童文
学的高度，而韩辉光、董宏猷、徐鲁、张年军、伍剑
则在前辈奠定的创作高度上构建出具有多元化风
格的创作矩阵，正是因为有了前辈的铺垫，林彦、
萧袤、黄春华、童喜喜、姚鄂梅、舒辉波等中青年作
家和彭绪络、陈梦敏、郝周、赵卷卷、新月等青年作
家才能保持旺盛的创作态势，以各自鲜明的创作
个性不断丰富湖北儿童文学的创作维度。

每一代的湖北儿童文学作家都在中国儿童文学
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废名开创了儿童文学
的“诗化小说”传统，凌叔华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
奠定了“儿童本位”创作理念，严文井推动中国童话
从“教育工具”转向“文学审美”，董宏猷开创的梦幻
现实主义传统为中国儿童文学开创了全新的创作路
径，这些优良传统不仅在湖北儿童文学作家身上得到
了良好的传承，更是对中国儿童文学造成了持久的影
响。正如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周长超所言，经过几代人
的努力，湖北儿童文学创作态势已经呈现出良性的

“金字塔”结构：塔基是庞大的创作队伍，塔身是多元
的创作风格，塔尖是标志性的代表作品，这一态势足
以保证湖北儿童文学未来将会不断涌现新人新作，
给读者带来持续的惊喜。可以说，湖北儿童文学的
代际赓续不仅捍卫了湖北儿童文学的声誉，也为中
国儿童文学创作队伍的建设提供了先进经验。

长江成为流淌在湖北儿童文学作品中的
一条精神纽带

湖北儿童文学的成就也受惠于楚风楚韵的滋

养。近年来，在创作中调用传统文化资源和书写
优秀文化传统的当代传承已经成为中国儿童文学
的一个重要特色，涌现出不少佳作。湖北儿童文
学在调用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方面也佳作频
出。例如萧袤的《新山海经童话》通过创造性改编
让古老神话焕发出新的光芒、林彦的长篇小说《九
歌》充盈着楚辞的浪漫主义精神，充分借鉴楚辞的
意象叙事和象征隐喻等手法，突破了传统儿童文学
的叙事模式。伍剑的系列小说扎根武汉的历史与
当下，承续江城记忆，九九以枝江为蓝本搭建起自
己的文学世界，胡因好的长篇小说《我的爸爸是药
王》扎根三峡本土、弘扬传统文化。鲁迅文学院教
研部主任、评论家郭艳通过研究发现，乡土文化受
到湖北作家们的普遍重视，并被有效地转化为儿童
文学的叙事资源。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儿童文学
作家汤素兰教授聚焦湖北作家钟情的“长江”意象，
认为长江已经成为流淌在湖北儿童文学作品中的
一条精神纽带，长江所具有的滋润乡土、奔流入海
的文化基因使湖北儿童文学既保有鲜明的乡土本
色，又能以开放姿态与全国乃至世界儿童文学展开
对话。在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会长孙健江看来，湖
北儿童文学之所以紧扣儿童文学基本要义，很大程
度上也是得益于楚文化中的浪漫精神和巫性神秘
与儿童文学的精神气质存在着天然的契合。

立足高远而不忽视细节的文化自觉

关注传统并不意味着忽视当下。事实上，湖
北儿童文学从未缺少关注现实，反映时代变迁的
创作觉悟，例如舒辉波的《逐光的孩子》和《听见
光》分别展示了大学生支教事业和残疾人关爱事
业的发展进步，黄春华的《我和小素》歌颂了疫情
中的中国人民面对灾难的不屈和勇敢，周羽的

《少年的萤火》和叶子紫的《神奇的外公》谱写了
当代少年心灵成长的励志欢歌。当代现实生活题
材是近年来中国儿童文学最为关注、着墨最多的
领域，湖北儿童文学对现实题材的关注也有自己
鲜明的特点，即郭艳所说的“微观史诗”的特征。
这种书写策略善于以小见大，以一斑窥全豹，在读
者熟悉的生活细节中展现时代的宏伟图景。刘秀
娟认为，湖北作家之所以普遍具有这种创作姿态
是因为作家们拥有立足高远而不忽视细节的文化
自觉。

“蹲下来写作”贴近童真

好的题材与内容固然是成就一部优秀作品的
必备条件，对于儿童文学来说，贴近读者接受能力

和接受趣味才是作品能被儿童读者接受的首要前
提。成年人或许会基于实用目的去读一本索然无
味的著作，但儿童只会阅读自己感兴趣的作品。
湖北儿童文学作家显然深谙此道。陈梦敏的童话

《外星人呱叽呱叽》里包含了大量科学知识和科幻
命题，作者始终用童言稚语对科学进行深入浅出
的讲解，并且用戏拟的方式展现了当代儿童生活
场景和行为心理，从而有效化解了儿童对于科学
知识的畏难心理，激发起读者对科学知识的兴趣；
新月的幻想小说《龟说》将《论语》《老子》中的古奥
哲思与一个充满幻想色彩的故事融为一体，通过
天马行空的想象和妙趣横生的故事为儿童读者讲
述传统文化经典的要义；严晓萍的《少年读中华家
训》将传统家训文学与当代儿童的心理需求紧密
结合，在文言文本的浅语转换上做出了有益尝
试。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李浩教授认为，在湖北
作家的作品中，“儿童本位”的创作伦理得到了充
分的体现，汤素兰则用“蹲下来写作”形象地概括
了作家们这种贴近童真的创作姿态。胡纯琦更是
认为，湖北作家似乎总能“以童眼观世界”，将一些
富有深度的话题转化为儿童成长的寓言，这也成
了湖北儿童文学的一个突出亮点。

文学的发展永远是一首“变”与“不变”相结合
的协奏曲。不变的是永远纯真的童心，变的则是
不断创新的文学表达形式。徐鲁的“灯火三部曲”
尝试着在科学的创新发展与青少年心理成长之间
建立起井然的对应关系；黄春华在童话《小旋猪》
中大胆使用了鲜见于儿童文学中的复调小说技
法；萧袤的童话《解忧公主和翼马》融合了历史小
说、幻想小说、科幻小说的元素，呈现出一种新鲜、
驳杂、多变的表现风格，突破了传统儿童文学的叙
事模式；张连军的作品无论是语言还是文体意识
都逸出于平常的儿童文学标准，对儿童文学创作
的思维定式构成了挑战；彭绪洛的幻想小说将重
要历史事件与现代探险元素相融合；邹超颖的小
说《橘豆的茧》不仅模糊了小说、散文与诗歌的文
体界限，还积极尝试跨文体写作，大量使用蒙太奇
手法，为读者带来新鲜的审美体验。创新必然带
有风险，但文学的进步也正是在不断地尝试与调
整中酝酿而成的。在艺术形式上的不断创新既是
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鲜明特征，也是中国儿
童文学发展的重要推力，湖北作家近年来在文体
创新上的大胆探索无疑也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相信湖北儿童文学一定能够在未来的发展中
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儿童文学创作与
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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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冒犯之书”
——萧袤《解忧公主和翼马》阅读札记

□刘秀娟

荆楚文脉与童心共舞
□李纲 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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